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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阅读：在童年播撒美的种子
□本报记者 李墨波

在儿童文学界，少儿阅读早已不是一个新鲜
的话题，推广少儿阅读，探讨优劣标准，树立阅读
观念，推荐优秀图书，是很多儿童文学工作者一
直以来的工作内容。近一段时间内，少儿阅读进
入公众的视野，跃升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市
场上充斥的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出版物，图书影视
中所夹带的不健康内容，以及少儿阅读和少儿出
版所存在的种种乱象，让越来越多的家长感到忧
虑和不安。净化少儿出版市场，确保精神食品安
全，保障儿童成长的精神环境，呵护儿童健康成
长，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少儿阅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一方面，
关于儿童成长的心理、文学诸学科正不断发展完
善，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一些
错误观念正逐步得以矫正。另一方面，在关于适
合孩子阅读的童书的问题上，事关艺术，孰优孰
劣，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哪些书适合孩子们
看，本身也存在分歧和争议，出版市场乱象可以
集中整治，但是少儿阅读的普及和推广，正确的
儿童观和阅读观的建立，却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需要全社会为之共同努力。因为无论童年之于
人生，还是阅读之于童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儿童本位：
树立正确的阅读观

不同于成人阅读，少儿的阅读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成人具有成熟的心智和稳定的世界观，对
于图书有自我辨别能力，有一定的免疫力抵抗负
面信息的侵袭。而儿童则不然，他们处于人
之初始，心理稚嫩，尚未发育成型，人格也正处
于塑形阶段，精神世界几近空白，他们对于书
籍没有辨别能力，对于接受的信息照单全收，这
就需要成人为其把关，充当孩子们的“过滤器”和

“净化器”，挑选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屏蔽不健
康的东西，抵制不良信息的侵蚀，以免他们幼小
的心灵受伤致畸。

目前的儿童出版物中，即便是一些大家熟知
的图书和动画片，如果细察，也能找出很多的“霉
斑”，它们同色情和暴力内容打一个擦边球，轻而
易举地从大人眼皮下溜过去，被送到孩子那里，
其危害可想而知。这些“霉斑”在大人们看来也
许只是一句玩笑，无伤大雅，但在孩子那里所产
生的负面作用却无法预知。这也是儿童出版和
成人出版所不同的地方，这就需要大人们在出版
和写作中更加认真和谨慎，有更多的责任感。

色情、暴力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精神毒物”
需要清除，这是毋庸置疑的共识，除此之外，建立
正确的儿童观和阅读观，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和老
师需要补上的一课。关于儿童观，在当下的学校

和家庭中，有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用成人的
标准去要求他们，一种是用想当然的儿童的标准
去要求他们。这种想当然的儿童观，是对很多陈
旧观念的因袭，缺乏观察和洞见。

在很多老师和家长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
为儿童是人生的学习阶段，在这一时期，学习是
其主要的任务，为将来的成长做好准备，为将来
进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儿童是缩小的
成人”或者“儿童是成人的准备”的儿童观，恰恰
是很多专家学者所批评的。

周作人早在他的《儿童的文学》中就有关于
这个问题的精彩论述，他说：“以前的人对于儿
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
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
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
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
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
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20多年的
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
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
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
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
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

将童年作为人生中一个独立的珍贵的阶段
去对待，而不将其沦为其他人生阶段的附庸；以
孩子的趣味为本位，而不要把成人的趣味和喜好

强加给孩子，周作人所提出的儿童本位的思想如
今已经被儿童文学界普遍接受，但是要真正将这
种观念普及到每个家庭、每位家长却尚需时日。

儿童文学评论家朱自强是儿童阅读的推广
人，多年来致力于儿童书籍的推广和阅读观念的
传播。他认为现在的儿童阅读推广最大的障碍
是童年生态遭受破坏。“首先是儿童观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在整体上缺乏对儿童，对‘童年’的真
正关怀。在对待童年的态度上，这个社会在退
化。”他认为现在的学校中充斥着为了成人的“将
来”而牺牲孩子的“现在”的教育观念，家庭中的
阅读也掺杂了很多成人的私心杂念，充满功利
性，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儿童观和阅读观。“家庭中
的亲子阅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同样，儿
童阅读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
的最大敌人就是功利主义，包括功利主义的人生
观、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

哈维达顿把童书定义为“明显是为孩子提供
自发的乐趣，而主要不是教育他们的书”。这种
对于童书的定义正是基于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
观。正确的阅读观建立在正确的儿童观的基础
上，只有从正确的儿童观出发，进而去探讨适合
儿童阅读的童书标准，才是正确路径。

好书标准：
哪些是适合孩子阅读的书

关于适合孩子阅读的童书标准似乎一直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家长、老师和孩子在选择图
书的标准上有着明显的分歧和差异。家长无力
对复杂多样的童书作出判断，通常会选择较为稳
妥的做法——选择名家名社的经典作品，为此不
吝解囊。而老师则会选择教育性知识性强的读
物，以起到教辅的作用。孩子们更多的是听凭趣
味和娱乐，将目光投向市场上热闹好玩的畅销
书。如何在眼花缭乱的童书市场上觅得好书，并
能兼得三方满意成为一个难题。

刘绪源将形形色色的童书概括为三种：强调
教育价值的、强调市场价值的和强调审美价值
的。他将这三种童书形象地比喻为：药、软饮料、
水果。一味强调教育价值的童书，带有明确的目
的性和针对性，“比如读某些书是为了熟悉历史，
读某些书是为了提高作文，说到底，还是像吃
药。”强调市场价值的童书，一味讨好儿童口味，
写得浅显热闹但却没有真正的内涵，这就像是可
乐一类的软饮料，口舌愉悦，但其实充斥各种食
品添加剂，毫无营养价值可言。强调审美价值
的，具有真正审美价值的儿童文学佳作就像是水
果，“在吃的过程中会逐渐‘知味’，口味也会变得
丰富和成熟起来。”“它有营养，但不是针对性地
用以治病，吃它只是享受，在享受的同时，营养被
吸收，慢慢地也就有了健身的作用，这正如审美
作用的转换——它可以转换成某种教育的效果，
但那是审美沉淀后的自然的结果，并不是刻意为
之的，更不是单向或单一的。”因此刘绪源认为，
三种童书中，从长远看，最有价值的还是“水果”
类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
予以关注，而不要让药品和可乐类的书籍完全占
据童书市场。

刘绪源的呼吁正是针对当下童书出版市场
只追逐市场效益而忽略书籍的文学艺术品质的
做法，可谓切中时弊。近些年来，类型文学发展
迅猛，这股潮流也席卷了儿童文学。我们在肯定
类型文学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流
行和通俗之外，我们也需要缓慢而持久的文学，
需要大雅正声。对于孩子这个特殊的受众群体
来说，不应该仅仅只是迎合，还要有引领。一个
健康的图书市场，在通俗文学之外，应该同时有
严肃文学的份额，多元共生，结构合理，才是一个
健康的生态。

对于充斥在童书市场上的品质低劣、不适合
孩子阅读的童书，安武林举了两个例子。首先是
各种各样被改编和缩写的名著。一般的名著所
面向的读者是成人，儿童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
力去把握和欣赏这些名著。而且在混乱的图书
出版市场上，名著常常成为出版社获取利益的最
方便可取的资源，只需经过简单的改编，就可以
披着名著的华丽外衣推向市场。这些经过草率
改编的名著，面目全非，艺术质量粗糙，不再是原
汁原味，甚至把最精华的东西给缩减掉了，让孩
子们阅读这种“二手”的名著，效果大打折扣，也
丧失了阅读名著的意义。其次是汇编类的儿童
文学读物。同名著改编一样，汇编类的童书也是
出版商利益最大化的产物。这类童书有两大特
点，或者不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很多书籍涉嫌
侵权，或者刻意模仿，改头换面，比如将民间故事
改成童话，或者将国外寓言改写成民间故事。这
一类书籍基本上就是大杂烩，不伦不类，毫无道
理，而且对于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等儿童文学的
体裁有所混淆，给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图书质量作为衡量童书优劣的显性标准较
为容易区分，但涉及到适合孩子阅读的艺术风格
和思想内容等隐性标准就不能简单地判定为非
黑即白，其中有很多值得探讨和研究的空间。

例如对于安徒生童话是否适合孩子阅读的
问题，专家学者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安武林认为
安徒生童话不适合低年级儿童阅读，因为安徒生
很多童话所表达的都是成人的情感。甚至托尔
斯泰也同高尔基说过这样的感受：“你读过安徒
生吗？我读过，10 年前我没读懂，10 年后，我终
于读懂了，他很孤独，非常孤独。”而在刘绪源看
来，安徒生童话虽然“故事有时显得冗长，有时又
短得不像一个故事”，“对儿童来说，可能会觉得
拖沓；更要紧的是，总有一种阴冷的气氛渗透在
他的作品中”，儿童在童年时未必喜欢，但他同时
认为，安徒生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榜样。他是一个
很有个性的作家，“他写童话并不一味迎合儿童
的兴趣，却在其中顽强而真诚地表现着自己。包
含了自己‘所独有的、无可取代’的真生命。安徒
生童话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有着巨大的意义。”因
此对于安徒生童话，应该选择性地挑选适合自己
的内容阅读。

“黑暗童话”：
经典改编的原则和底线

近期，“黑暗童话”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关
于“黑暗童话”是否适合孩子阅读的问题引发了

一场讨论。事情缘起于一篇名叫《一只丑小鸭的
悲剧》的童话。在这篇童话中，经典的丑小鸭的
故事被彻底改写，丑小鸭美梦没有成真，它没有
变成白天鹅，而是殒命于一个厨妇的刀下，成为
别人的盘中餐。与经典原作相比，这个故事显得
残酷和灰暗，它所描绘和传达的灰色未来，它所
讲述的悲惨命运，或许会对儿童造成不良的影
响，也成为它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

名家名作、经典原著能不能被改写？答案是
肯定的，因为这些作品早已进入公共的文化空
间，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很多作家
再创造的母本。在此基础上，衍生新意，价值附
加，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有其原则
和底线，随意的无原则的改编不仅不会产生出新
意盎然的佳作，而且会伤害到原著本身，粗暴而

拙劣的改编只会扭曲原著的本意，扭曲孩子
们对经典作品、优秀作品的认知，败坏了孩子

们领略文学艺术的胃口。
曹文轩认为，这些早已被人们铭记于心的

经典名著就如同儿童文学的“圣经”，是数百年
积累下来的文学财富，不能肆意挥霍或不正当
使用。对原著进行夸张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改
编，对作品中的角色形象进行颠覆性的破坏，
这些做法都不可取。如果作家有高度的创作才

华和丰富的创造力，完全可以自己原创
“黑暗童话”，没有必要把才能施

展在改编名著上。
随意改编之外，过多地

展示生活的阴暗面，观点
偏颇，态度消极，也是
很多“黑暗童话”存在

的痼疾。那么儿童文学是
不是只能给孩子讲述美梦成真的

美好故事，而不去触及现实的种种真实
呢？钱锺书就认为，童话把淳朴的小孩子教得

愈简单了，愈幼稚了，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儿童文学不回避真实，也不掩盖矛盾，但如何艺
术地向孩子们揭示真实，如何在展示真实的同时
又传递正能量，这体现了儿童文学作家的智慧和
创造性。

樊发稼坦言，现在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十分
突出，这些“阴暗面”通过儿童文学作品适当反映
一下是可以的，但必须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对
入世未久的幼儿还是应该多展示正面、温暖、阳
光的部分，这样有利于他们美好心灵的成长。对
于那些负面的内容，在合理的尺度下写给年龄大
一些的孩子看也是没问题的，但作品不能把现实
生活描述得一塌糊涂、毫无希望，因为这与真实
的情况不符，会误导孩子的认知。

一些改编拙劣的“黑暗童话”对于孩子的成
长的确具有某些负面的影响，但如果据此就一棍
子将“黑暗童话”打死也不足取，在“黑暗童话”的
判定上，还应该具体作品具体分析。

事实上，“黑暗童话”并不是中国童书的专
利，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现象。在国外也有类似
的童话作品。例如一本叫做《臭起司小子爆笑故
事大集合》的童书就很成功，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并获得美国著名的图画书奖项凯迪克奖银奖。
类似成功的受到孩子们欢迎的“黑暗童话”还有
很多，这样一批书籍，或者将经典原著的价值解
构为趣味和笑料，或者在原著的基础上戏仿和改
写，或者在原著的主题思想上生发出新意，在艺
术上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赵霞是对“黑暗童话”持宽容态度的学者，她
认为，“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妨从艺术上对它
进行有理的分析和批评，但还不至于在道德上对
其作激烈的上纲上线。毕竟，仅仅因为童话故事
带有一定的‘黑暗’内容，就完全否定它作为一种
儿童故事样式的存在合理性，这也是对儿童文学
艺术的狭隘理解。”

赵霞认为，对于那些有意以渲染色情、暴力、
恐怖等内容为看点的“黑暗”童书，不应存在艺术
宽容度的问题，其出版行为可以明确划入律法惩
戒的范围；但对于那些仅仅因为冒犯了传统童书
的艺术边界而被戴上“黑暗”标签的童书，则还有
待更复杂细致的考量。因此，针对“黑暗童话”或

“黑暗”童书的问题，仅仅依凭一般的公众意志对
其进行杀伐决断，是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的，甚
至可能扼杀近一个多世纪儿童文学写作好不容
易争取来的童书艺术生态的开放性和宽容性。

正如赵霞所说，对于这些书籍究竟是否宜
于儿童阅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儿童接受
的判断，不是依靠严苛的律法规定或强势的舆
论指责就可以解决的，它归根结底还有赖于一
个科学、专业、公共的童书评判和儿童阅读指导
体系的保障。

开卷有益：
在童年种下美的种子

阅读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正被越来越多
的家庭所认识到。健康的阅读可以帮助孩子们
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阅读
技能，养成阅读习惯，并且通过儿童类文学艺术
的书籍，让孩子们感受美，接受艺术的熏陶，培养
孩子纯正的艺术品位，积淀艺术感悟。成长需要
阅读，童年需要阅读。

现代科学虽然还缺少精确的量化研究，但是
心理学界一致认为，对孩子来说，阅读是一种全
方位、多维度的智力体操，它能使孩子的头脑逐
渐变得灵活敏捷，并进一步促进孩子心智的全面

成长。教育家朱永新认为：“对于人的精神成长
而言，学校教育相当于母乳。但是，学校的教育，
学校的教科书教辅书不可能替代儿童成长的精
神食粮，就像母乳不可能伴随孩子终身。孩子需
要自己的精神食粮，精神的成长依赖于阅读适合
年龄发展的优秀作品。儿童的阅读有许多关键
期。在生活的每一个时期，儿童都会产生不同的
精神饥饿感，需要阅读不同的作品，一旦错过了
关键期，精神上的缺失就比较难以弥补。”

美国教育家霍力斯·曼曾说：“一个没有书的
家，就像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每个家庭都应该
创造阅读的环境，在家中随处可看到书，随处可
拿到书，让孩子习惯与书为伴，让书成为孩子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在这一方面，父母应该身
体力行，做孩子的榜样。

读书应该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应该
在轻松自由的气氛中进行。现在很多家长让孩
子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以规定的方式，读
规定的书，往往招致孩子的叛逆，对阅读产生抵
触心理。可想而知，这样的阅读在孩子的成长中
收效甚微，与家长的初衷也背道而驰。应该还阅
读以本来的面目，不要让阅读携带太多功利性的
目的，惟有如此，也许才能收效最大。

在书籍的选择上，很多家长和老师往往只
给孩子推荐以认知为目的的知识类书籍或者教
辅书籍，而小说、童话、寓言、民间故事等等
童书，则被认为是闲书，是无用的书，会干扰
孩子的学习，被统统拒之门外。这其实是错误
的观念，文学类的书籍并不是无用的书，它也
许没有很多针对性的教辅书籍那么直接和“有
效”，但它的影响持续绵延，烛照深远。好的儿
童文学、好故事给孩子带来的不仅是美妙的阅
读体验，还有对成长的启迪，对意义的探寻。
文学是呵护童心的重要方式。

童年的阅读带来最初的文学艺术积淀，影响
会持续孩子的一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郭沫
若两三岁时，母亲常给他读唐诗。他说：“我之所
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我以决定性影响
的就是我的母亲。”巴金说，他母亲温柔的读词声
是自己童年时的音乐。有专家研究证明：一个学
生的课外阅读量只有达到课本的4-5倍的时候，
才会形成语文能力。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
湘先生也说过，他学习语文，三分得益于课内，七
分得益于课外。

文学艺术同认知性读物一个主要的不同就
在于，孩子虽然不能完全弄明白，但是可以感受，
这样的感受是美育的一部分。经典的文学作品
本身具有常读常新的特点，即便是成人也不会只
读一次就完全领会作品的全部内涵。也许当时
不懂，但是这种影响会持续一生，会用一生的时
间去反刍。

本版书影为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向青少
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中的部分作品。

■关 注

●儿童阅读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大敌人就是功利主义，包括功利主义的人生观、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
●从长远看，最有价值的还是“水果”类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予以关注，而不要让药品和可乐类的书籍完全占据童书市场。
●被人们铭记于心的经典名著就如同儿童文学的“圣经”，是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学财富，不能肆意挥霍或不正当使用。


